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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宗教名山ꎬ天台山文化对唐宋词创作的影响很大ꎮ 唐宋词中ꎬ与天台

山有关的意象种类非常丰富ꎬ使用频率高ꎮ “天台”意象与题材经历了一个发展与流变

的过程ꎬ这不仅反映了词学观念、审美风尚的演变ꎬ也与当时社会背景及台州地位的变

迁有着紧密联系ꎮ 佛道二教对唐宋词创作的不同影响ꎬ也反映出宋词发展对天台山宗

教文化的接受与选择ꎮ
〔关键词〕天台山文化ꎻ唐宋词ꎻ影响

天台山地处浙江台州天台县ꎬ因上应台宿而得名ꎮ 古时因“不列于五岳ꎬ阙
载于常典者”ꎬ不为世人所知ꎮ 自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一出ꎬ始声名大振ꎮ 至

唐ꎬ天台山成为道教、佛教并重的名山ꎬ形成以宗教为核心的名山文化ꎮ 自此ꎬ天
台山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逐渐显著ꎮ

有人曾统计ꎬ“作为名山之入唐诗者ꎬ«全唐诗»里大约只有关于终南山的

诗ꎬ在数量上可与提到天台的相匹敌ꎮ” 〔１〕 南宋时ꎬ又出现了我国存世最早的山

岳诗文总集«天台集»ꎮ 该书收录晋唐两宋歌咏天台山诗、赋共 １２００ 多篇ꎮ
遗憾的是«天台集»没有收录有关天台山的词作ꎬ唐宋词中的“天台”现象也

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ꎮ 据统计ꎬ唐五代、宋词中ꎬ与天台山有关的意象种类及其

使用频率非常高ꎬ与“人文庐山”旗鼓相当ꎬ远远超过终南山、“三山五岳”中的黄

山、雁荡山、恒山、嵩山、泰山、华山、衡山以及四大佛教名山(五台山、峨眉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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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普陀山)、四大道教名山(龙虎山、青城山、武当山、齐云山)ꎬ其原因何在?
本文将系统地观照天台山文化对唐宋词创作的影响ꎬ试图作出解答ꎮ

一、天台山文化对唐五代词创作的影响

词之初兴ꎬ词人们就对天台山产生了兴趣ꎬ关注其神话传说ꎮ 据统计ꎬ«全
唐五代词»中有 ２５ 首词使用了与“天台”有关的意象ꎬ这些意象都来源于同一个

传说ꎬ即«幽明录»所载刘晨、阮肇入天台遇仙、留宿桃源之故事ꎮ 这些词除 １ 首

无名氏词、２ 首出自后蜀皇帝孟昶、后唐皇帝李存勗之外ꎬ其他都是文人词ꎬ１７ 首

出自花间词人ꎬ３ 首出自南唐词人ꎬ２ 首出自晚唐词人ꎮ 词人们对天台山“桃源”
“刘郎”“阮郎”等意象的青睐ꎬ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ꎮ

唐诗中ꎬ有关天台山的题材非常广泛ꎬ有写景、酬赠、送别、论道等ꎮ 但唐五

代与天台山有关的词ꎬ皆写艳情ꎬ有的歌咏刘阮天台遇仙本事ꎬ如李存勗«忆仙

姿»:“曾宴桃源深洞ꎬ一曲舞鸾歌凤ꎮ 长记别伊时ꎬ和泪出门相送ꎮ 如梦ꎬ如梦ꎬ
残月落花烟重”ꎻ有的以男性的角度写妓院行乐ꎬ如顾敻«甘州子»:“曾如刘阮访

仙踪ꎬ深洞客ꎬ此时逢ꎮ 绮筵散后绣衾同ꎬ款曲见韶容ꎮ 山枕上ꎬ长是怯晨钟”ꎻ
但更多的是表现女性对情郎的相思ꎬ如冯延巳«点绛唇»:“荫绿围红ꎬ梦琼家在

桃源住ꎮ 画桥当路ꎬ临水双朱户ꎮ 柳径春深ꎬ行到关情处ꎮ 颦不语ꎬ意凭风絮ꎬ吹
向郎边去”、欧阳炯«春光好»:“流水桃花情不已ꎬ待刘郎ꎮ 垂绣幔ꎬ掩云屏ꎬ思盈

盈”等皆属此类ꎮ 此类词中有种特殊的词值得注意ꎬ它们主要写女冠情事ꎬ表现

女冠这一特殊人群对感情的渴望与追求、失望与苦闷ꎮ 这类词共有 ７ 首ꎬ占了唐

五代天台词的四分之一以上ꎬ除顾敻«虞美人» (少年艳质胜琼英)、和凝«天仙

子»(洞口春红飞簌簌)二词外ꎬ其他五词都用词牌«女冠子»ꎬ即李珣«女冠子»
(春山夜静)、薛昭蕴«女冠子»(云罗雾縠)、牛峤«女冠子»(星冠霞帔)、张泌«女
冠子»(露花烟草)、鹿虔扆«女冠子» (凤楼琪树)ꎮ 这些词中都涉及道教修炼ꎬ
注重女主人公所处环境描写ꎬ大都提到了“醮坛”ꎬ渲染神秘、静谧的气氛ꎬ不过ꎬ
其情事乃表达之重点ꎬ意象往往又是与“刘郎”联用的ꎬ如牛峤«女冠子»:“星冠

霞帔ꎬ住在蕊珠宫里ꎮ 佩丁当ꎬ明翠摇蝉翼ꎬ纤珪理宿妆”ꎬ从视觉到听觉ꎬ刻画

主人公貌美如仙的形象ꎻ继而描写主人公特殊的生活环境:“醮坛春草昼绿ꎬ药
院杏花香”ꎻ尾句画龙点睛点明主旨:“青鸟传心事ꎬ寄刘郎”ꎮ 薛昭蕴«女冠子»
则不仅生动地刻画女冠的道姑装扮:“髻绾青丝发ꎬ冠抽碧玉篸”ꎬ还描写了其受

箓情状、修道云游所至:“新授明威法箓ꎮ 降真函”“往来云过五ꎬ去住岛经三”ꎬ
末句“正遇刘郎使ꎬ启瑶缄”亦不脱这类词窠臼ꎮ 和凝«天仙子»则刻画了女冠为

情所困ꎬ荒废炼丹、画符的慵懒无聊情状:“懒烧金ꎬ慵篆玉”ꎮ
天台词题材之狭窄ꎬ主要取决于词的体性———“词为艳科”ꎬ也与唐代社会

风尚密切相关ꎮ 由于唐代女冠盛行ꎬ且多风流艳事ꎬ“故唐人诗词咏女冠者类以

情事入辞”ꎮ〔２〕唐人又多用“仙”指代“妖艳妇人”ꎬ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ꎬ“亦竟

有以之目娼妓者”ꎬ〔３〕唐诗文中出现了仙妓合流的现象ꎬ这对词的创作也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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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ꎮ 因缘际会ꎬ刘阮天台遇仙事ꎬ遂成为唐五代词人们钟爱的意象来源ꎮ

二、宋词中的天台意象与题材

入宋后ꎬ词人们继续保持着对刘阮艳遇仙话的兴趣ꎮ 据统计ꎬ«全宋词»中
共有 １７３ 首词使用了“刘郎” “刘阮”或“阮郎”意象ꎬ８７ 首词使用“桃源”意象ꎮ
古代文人向往的桃源有两个ꎬ一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ꎬ一是天台山

的桃源ꎮ 宋词中运用天台“桃源”意象的约有 ４５ 首ꎬ占了宋代桃源词的一半以

上ꎮ
与此同时ꎬ与天台山有关的意象越来越多地进入词人们的创作视野ꎮ 词人

们不再局限于运用与刘阮遇仙有关的意象ꎬ而是注目于天台山文化的其他特点ꎮ
与唐五代词相比ꎬ宋代与天台有关的词ꎬ题材更加多样化ꎮ 词人们开始关注天台

山的自然景观及其人文典故ꎬ创作大量与天台文化有关的寿词、咏花词ꎬ还出现

了专门描写道教修炼的词以及士大夫的咏怀词ꎮ
天台山“盖山岳之神秀者也”“灵仙之所窟宅”ꎬ〔４〕其著名景观往往与道教修

炼、神仙传说紧密联系在一起ꎬ歌咏山水ꎬ缅怀名道、神仙之说ꎬ表达对长生、成仙

的羡慕与向往ꎬ就成为这类词的主要内容ꎮ “赤城” “琼台双阙” “石桥”等自然

与人文相结合之景观ꎬ开始走入宋词ꎮ
“赤城”山被视为天台山的南门ꎮ 徐灵府«天台山记»云:“其山积石ꎬ石色赭

然如朝霞ꎬ望之如雉垛ꎬ故名赤城ꎬ亦名烧山ꎮ” 〔５〕 词人们题咏赤城时ꎬ多赞其雄

伟:“山川迥别ꎮ 赤城自古雄东越” (周必大«醉落魄»)、“碧海千寻ꎬ赤城万丈ꎬ
风高浪快”(黄升«水龙吟»)ꎮ 不过ꎬ赤城山名道司马子微的逸闻轶事更为文人

们青睐ꎮ 司马承祯ꎬ字子微ꎬ自号白云子ꎬ又号赤城居士ꎬ隐居玉霄峰三十余年ꎬ
曾受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皇帝召见ꎮ 唐睿宗问以国事后ꎬ朝廷大臣三百

余人曾赋诗赠别ꎮ 他与陈子昂、宋之问、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等合称为

“仙宗十友”ꎬ司马承祯与李白结识事尤被宋代词人津津乐道ꎮ 苏轼乃始作俑

者ꎬ其«水龙吟»序云:“子微著«坐忘论»七篇ꎬ«枢»一篇ꎬ年百余ꎮ 将终ꎬ谓弟子

曰:‘吾居玉霄峰ꎬ东望蓬莱ꎬ尝有真灵降焉ꎮ 今为东海青童君所召ꎮ’乃蝉脱而

去ꎮ 其后ꎬ李太白作«大鹏赋»云:‘尝见子微于江陵ꎬ谓余有仙风道骨ꎬ可与神游

八极之表’􀆺􀆺乃作«水龙吟»一首ꎬ记子微、太白之事ꎬ倚其声而歌之ꎮ”其词曰:
古来云海茫茫ꎬ道山绛阙知何处ꎮ 人间自有ꎬ赤城居士ꎬ龙蟠凤举ꎮ 清

净无为ꎬ坐忘遗照ꎬ八篇奇语ꎮ 向玉霄东望ꎬ蓬莱晻霭ꎬ有云驾、骖凤驭ꎮ 行

尽九州四海ꎬ笑粉粉、落花飞絮ꎮ 临江一见ꎬ谪仙风采ꎬ无言心许ꎮ 八表神

游ꎬ浩然相对ꎬ酒酣箕踞ꎮ 待垂天赋就ꎬ骑鲸路稳ꎬ约相将去ꎮ
此后词人受其影响ꎬ多用此典ꎬ并形成固定模式ꎮ 如南宋初期李光所作«水

调歌头»:“晚遇玉霄仙子ꎬ授我王屋奇书ꎬ归路指蓬邱ꎮ 不用乘风御ꎬ八极可神

游”ꎬ南宋中期杨冠卿的«水调歌头»:“赤城应有居士ꎬ凤举更龙蟠ꎮ 待向玉霄东

望ꎬ相与神游八极ꎬ身未似云闲”ꎬ再到南宋后期的张辑«贺新郎»:“赤城霞起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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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ꎬ有丹经、亲曾密授ꎬ八篇奇语ꎮ 道骨仙风骑鲸客ꎬ合侍红云帝所”等皆属此类ꎮ
“琼台双阙”ꎬ被明代文学家王思任誉为天台第一胜景ꎬ其“双阙云耸以夹

路ꎬ琼台中天而悬居”ꎮ〔６〕唐代张祜«游天台山»诗曾咏及琼台ꎬ但将“琼台双阙”
连用入诗歌ꎬ殆始自于南宋初期ꎬ如曾几«和李宗丞»:“海邦西渡即朝廷ꎬ双阙琼

台天下名”、洪适«雨中宿万年寺»:“已问琼台双阙路ꎬ此心何必羡层城”等ꎮ 首

次入词却始于南宋中后期道士白玉蟾ꎮ 白玉蟾ꎬ原名葛长庚ꎬ字如晦ꎬ号海琼子ꎬ
福建人ꎬ生于琼州ꎬ得法于张伯端之再传ꎬ乃金丹派南宗五祖之一ꎬ曾居天台桐柏

方瀛山传道授徒ꎮ 白玉蟾曾作二词咏琼台双阙ꎬ其中«水龙吟»乃情景交融之佳

作ꎬ词曰:“层峦叠巘浮空ꎬ断崖直下分三井ꎮ 苍苔路古ꎬ鹿鸣芝涧ꎬ猿号松岭ꎮ
露浥凤箫ꎬ烟迷枸杞ꎬ绿深翠冷ꎮ 笑携筇一到ꎬ登高眺远ꎬ是多少、仙家景ꎮ 长念

青春易老ꎬ尚区区、枯蓬断梗ꎮ 人间天上ꎬ喟然俯仰ꎬ只身孤影ꎮ 世事空花ꎬ春心

泥絮ꎬ此回还省ꎮ 向琼台双阙ꎬ结间茅屋ꎬ坐千峰顶ꎮ”词之结构乃典型的先景后

情模式ꎬ上阕写琼台双阙层峦叠嶂ꎬ耸立云端之险峻ꎬ毗邻的三井龙潭瀑布飞流

直下ꎬ此地鹿鸣猿号ꎬ露浥烟迷ꎬ天生仙境ꎻ下阕感伤身世、幡然醒悟ꎬ欲在琼台双

阙结茅修炼ꎮ
“石桥”ꎬ又称石梁ꎬ在县北五十里ꎬ邻近方广寺ꎬ石梁飞瀑被誉为天台第二

胜景ꎮ 唐徐灵府«天台山记»引长康«启蒙记»称:“其水深冷ꎬ前有石桥ꎬ遥望不

盈尺ꎬ长数十步ꎬ临绝溟之涧ꎬ忘其身者ꎬ然后能度ꎮ 度者见天台山蔚然凝秀双岭

于青霄之上ꎬ有琼楼玉堂ꎬ瑶林醴泉ꎬ仙物异种ꎮ 偶或有见者ꎬ当时斫树记之ꎬ再
寻则不复可得也ꎮ” 〔７〕南渡时ꎬ有隐居台山者将李白以来咏石桥诗编为三卷ꎬ名
为«天台山石桥诗集»ꎬ台州通判洪适曾为之作序ꎬ可见其深受文人骚客之喜爱ꎮ
石桥方广寺是五百罗汉道场ꎬ五百罗汉曾于此显圣ꎮ «宋高僧传»载:“永嘉全亿

长史画半千罗汉形象ꎮ 每一迎请ꎬ必于石桥宿夜ꎬ焚香具幢盖ꎬ锣钹引导入于殿ꎬ
香风送至ꎮ 幡幢之势前靡ꎬ而入门即止ꎮ 其石梁圣寺在石桥之里ꎬ梵呗方作ꎬ香
霭始飘ꎮ 先有金色鸟飞翔ꎬ后林树石畔见梵僧ꎬ或行或坐ꎬ或招手之状ꎬ或卧空之

形ꎬ眴息之间千变万化ꎮ” 〔８〕词人歌咏石桥时ꎬ自然会联想起此地所传神仙之事:
“石桥锁ꎬ烟霞五百名仙”(吴文英«金盏子»)ꎮ 词中五百名仙ꎬ即指五百罗汉ꎮ

宋人用天台故事祝寿ꎬ主要根据所寿对象的身份灵活发挥ꎬ如其籍属天台ꎬ
则颂其出身不凡ꎬ如王迈«瑞鹤仙􀅰寿叶路钤»赞寿星:“好赤城丹洞ꎬ丰姿奇绝ꎮ
云霄阀阅ꎮ 个精神、清如玉雪”、姚勉«沁园春􀅰寿同年陈探花»称对方:“河岳重

灵ꎬ星辰再孕ꎬ来自赤城中洞天”ꎻ如寿主姓刘ꎬ则附会刘晨故事ꎬ如无名氏«壶中

天􀅰庆刘孺人»称对方为刘晨孙女:“曾记乃祖刘晨ꎬ天台归后ꎬ留得长生药ꎮ 兼

有蟠桃三五颗ꎬ尽付女孙收著”ꎬ因所寿对象为女性ꎬ故其关注点不是艳遇之仙

事ꎬ而是刘晨所得长生药、仙桃ꎮ 无论所寿对象性别如何ꎬ大都赞其仙风道骨ꎬ如
翁溪园«踏莎行􀅰寿人母八十三»颂对方为“蕊宫仙子天台裔”、岳甫«满江红􀅰
敬祝百千遐算»赞对方“碧海迢遥ꎬ曾窥见、赤城楼堞ꎮ 因傲睨尘寰ꎬ犹带凭虚仙

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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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时ꎬ即有咏花词ꎮ 但除了咏梅花词外ꎬ少用事典ꎮ 宋人咏花词ꎬ却喜

用典故ꎮ 刘阮入天台采药ꎬ因迷路ꎬ摘蟠桃以充饥ꎬ故咏桃花词多用此事典ꎬ如张

炎«露华􀅰碧桃»、刘辰翁«虞美人􀅰大红桃花»、陈德武«水龙吟􀅰住长乐􀆺􀆺偶

见窗外桃花数朵ꎬ遂成此调以寓意焉»都属此类ꎮ 非独如此ꎬ咏红叶及其他花卉

者ꎬ也用此典ꎬ如王沂孙«绮罗香»咏红叶:“空一似、零落桃花ꎬ又等闲、误他刘

阮”、赵以夫«双瑞莲»咏莲花:“飘缈漾影摇香ꎬ对刘阮风流ꎬ双仙姝丽”、张炎

«三姝媚􀅰海云寺千叶杏二株ꎬ奇丽可观ꎬ江南所无􀆺􀆺»咏红杏:“傍水开时ꎬ细
看来、浑似阮郎前度”、辛弃疾«满江红»咏梅花:“怕他年ꎬ重到路应迷ꎬ桃源客”
等ꎬ皆用刘阮艳遇事ꎬ其原因殆如沈义父所言:“作词与作诗不同ꎬ纵是花卉之

类ꎬ亦须略用情意ꎬ或要入闺房之意ꎮ 然多流淫艳之语ꎬ当自斟酌ꎮ 如只直咏花

卉ꎬ而不着些艳语ꎬ又不似词家体例ꎮ” 〔９〕

与唐五代借天台刘阮传说写女冠情事不同ꎬ宋代天台词出现了描写道教修

炼及其感受的作品ꎮ 作者既有道士ꎬ亦有文人ꎮ 其中创作数量最多的是南渡词

人曹勋ꎬ在天台山作了 ２０ 多首道教词ꎮ 曹勋早年曾随徽宗北迁ꎬ后受御衣诏逃

归ꎬ曾三次出使金国ꎬ孝宗朝加太尉提举皇城司开府仪同三司ꎮ 绍兴初年ꎬ曹勋

即请辞客居台州临海ꎬ拥有家庙显恩寺ꎮ 其后除出仕几次外ꎬ都闲居此地ꎮ 曹勋

之所以偏爱道教词的创作ꎬ乃因其早年与道教结缘:从金国逃归途中ꎬ黄河无舟ꎬ
河滨夜遇著名道士皇甫坦相救ꎬ隐居天台山脚下后ꎬ天台山又为其修道炼性提供

了绝好的环境:“好林峦、好洞府、好溪山”(«行香子»)ꎬ他积极参与了道教的宫

观修缮ꎬ重建桐柏宫山门ꎬ与名道士交游酬唱ꎬ如桐柏观主持王正道、游方天台的

茅山道士张椿龄等ꎬ这些促进了他的道教诗词创作ꎮ 他创作的«法曲􀅰道情»包
括十一曲ꎬ主要描写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不同修炼感受与境界ꎮ 刘永济先生

«宋代歌舞剧曲录要»曾评曰:“今存古曲ꎬ惟此曲首尾完足”ꎮ〔１０〕

南渡后ꎬ籍属台州的词人增多ꎬ他们有的隐居故乡ꎬ作了一些带有天台印记

的咏怀词ꎮ 如戴复古«减字木兰花»自云:“天台狂客ꎮ 醉里不知秋鬓白ꎮ 应接

风光ꎮ 忆在江亭醉几场ꎮ 吴姬劝酒ꎮ 唱得廉颇能饭否ꎮ 西雨东晴ꎮ 人道无情又

有情ꎮ”戴复古ꎬ字式之ꎬ台州黄岩人ꎬ南宋著名的江湖派诗人ꎬ曾师事陆游ꎬ负奇

尚气ꎬ慷慨不羁ꎬ却一生不仕ꎬ落魄江湖四十年ꎮ 他以“天台狂客”自许ꎬ表达了

抑郁不得志的心情ꎮ “天台狂客”的形象打破了以往人们熟知的“天台 ＋ 刘郎”
模式ꎬ此时的天台不再仅是“仙源佛窟”及文人们隐居、艳遇之地的喻指ꎬ而是带

有了儒家文化的色彩ꎮ 孔子曾经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ꎬ必也狂狷乎ꎮ 狂者进

取ꎬ狷者有所不为也”ꎮ〔１１〕 他肯定了狂者进取于善道的执着精神ꎮ 到了宋代ꎬ
“狂”成为儒家知识分子淑世情怀的一种表现ꎮ 戴复古一生交游甚广ꎬ诗名大ꎬ
所谓“四海诗人说石屏ꎬ一时知己尽公卿”ꎮ〔１２〕 他也曾自视甚高ꎬ“吾曹不堕尘

埃ꎮ 要胸次长随笑口开ꎮ 任江湖浪迹ꎬ鸥盟雁序ꎬ功名到手ꎬ凤阁鸾台ꎮ”(«沁园

春»)老来却发现:“自谓虎头须食肉ꎬ谁知猿臂不封侯ꎮ 身世一虚舟ꎮ 平生事ꎬ
说著也堪羞ꎮ 四海九州双脚底ꎬ千愁万恨两眉头ꎮ 白发早归休ꎮ”(«望江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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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狂气也由年青时的自信轻狂转为郁郁不得志的疏狂ꎮ
唐宋词中ꎬ与天台山有关意象及其题材的流变ꎬ不仅反映了词学观念、审美

风尚的演变ꎬ也与当时社会背景及台州地位的变迁有着紧密联系ꎮ 天台山乃佛、
道名山ꎬ二教对唐宋词创作不同的影响ꎬ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词学在自身发展

过程中对地域文化因子的主动选择性ꎮ

三、宋代天台词意象与题材演变的成因及意义

王国维曾经说过:“词之为体ꎬ要眇宜修”ꎬ崇尚女性柔媚之美ꎮ 词之初起ꎬ
多歌宴酒席之作ꎬ所谓“用助妖娆之态”“用资羽盖之欢”ꎮ 天台刘阮仙遇艳情之

事恰好契合了词体女性、艳情、娱乐之本质ꎮ
到了北宋ꎬ苏轼“以诗为词”ꎬ注重抒发自我情性ꎬ追求精神自由之境界ꎬ开

创了诗化的道路ꎮ 天台山道教的羽化、升天之传说、神仙洞府的逍遥浪漫与这一

追求又不谋而合ꎮ 与此同时ꎬ北宋词坛的主流仍是以«花间»为宗ꎬ被词为“艳
科”的观念所牢笼ꎬ所谓词为艳科ꎬ“一是指词在内容上只宜写艳情ꎬ一是指词在

风格上专主柔曼婉媚”ꎬ〔１３〕故北宋时所作天台词ꎬ“刘郎” “桃源”意象仍承袭唐

五代时内涵ꎮ
南宋后ꎬ词中“刘郎”意象使用了 １３５ 次、天台“桃源”意象使用了 ３０ 次ꎬ都

远远超过北宋词使用的次数ꎮ 这些词作有的沿袭了北宋词的风格与意绪ꎬ有的

却产生了新变ꎮ 这主要体现在以艳情寓寄托ꎬ含蓄蕴藉地表达故国之思ꎬ其发展

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南宋初期ꎬ宋朝犹存半壁江山之时ꎬ词人们借此表达

中原之思ꎬ以南渡词人向子諲的«水龙吟􀅰绍兴甲子上元有怀京师»为代表ꎮ 向

子諲字伯恭ꎬ号芗林居士ꎬ乃宋神宗钦圣宪肃皇后之再从侄ꎬ南宋主战派词人ꎬ曾
积极参与抗金活动ꎬ后隐居江西临江ꎮ 其词忆昔日京师上元节游玩之乐ꎬ将其拟

为刘郎入仙境:“太一池边ꎬ葆真宫里ꎬ玉楼珠树ꎮ 见飞琼伴侣ꎬ霓裳缥缈ꎬ星回

眼、莲承步ꎮ 笑入彩云深处ꎬ更冥冥、一帘花雨ꎮ 金钿半落ꎬ宝钗斜坠ꎬ乘鸾归

去ꎮ”而国难犹如一声惊雷ꎬ惊醒了词人昔日的旖旎美梦ꎬ“醉失桃源ꎬ梦回蓬岛ꎬ
满身风露”ꎬ只落得“到而今江上ꎬ愁山万叠ꎬ鬓丝千缕”的结局ꎮ 这种写法摆脱

了以往窠臼ꎬ具有了新意ꎬ“桃源”不仅是普泛意义上的文人个人美好理想或生

活的喻指ꎬ也成了乱世之前美好社会的象征ꎮ 它融合了陶渊明武陵桃源与天台

桃源的双重喻旨ꎬ又具有了时代意义ꎮ 二是南宋末期破败之时ꎬ宋朝已然半壁江

山不复存ꎬ宋末遗民的心态较之南渡初期宋人更加悲凉沉痛ꎬ词作以张炎咏物词

«露华􀅰碧桃»为代表ꎮ 张炎亦曾身为贵胄ꎬ乃循王张俊之后ꎮ 南宋都城沦陷

时ꎬ其祖父被元人磔杀ꎬ家道中落ꎬ后隐居浙东、西ꎮ 其词曰:
乱红自雨ꎬ正翠蹊误晓ꎬ玉洞明春ꎮ 蛾眉淡扫ꎬ背风不语盈盈ꎮ 莫恨小

溪流水ꎬ引刘郎、不是飞琼ꎮ 罗扇底ꎬ从教净冶ꎬ远障歌尘ꎮ 一掬莹然生意ꎬ
伴压架酴醿ꎬ相恼芳吟ꎮ 玄都观里ꎬ几回错认梨云ꎮ 花下可怜仙子ꎬ醉东风、
犹自吹笙ꎮ 残照晚ꎬ渔翁正迷武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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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运用了天台故事中的“刘郎”(刘晨)意象、玄都观赋诗的“刘郎”(刘禹

锡)意象、陶渊明武陵“桃源”意象、天台“桃源”意象ꎮ 多意象的综合运用ꎬ大大

丰富了词的表现内涵ꎮ 不仅显“旁搜远绍之才”ꎬ且能“含咀之久ꎬ不传之妙ꎬ隐
然眉睫间”ꎮ〔１４〕值得注意的是ꎬ这实际上反映了南宋词的一种突出的创作现象ꎬ
即随着词之诗化、雅化ꎬ词人们愈加重视词句的“出处”及意境的深远、迷离ꎮ 作

为风雅派词人ꎬ张炎开始将与天台有关的意象和其他地域文化意象叠加使用ꎬ不
仅是两个桃源意象的叠加ꎬ也是多个刘郎形象的叠加ꎮ 比之向子諲词ꎬ其内涵更

为复杂、深沉ꎮ
南宋词与天台山有关的意象种类及使用频率远超北宋词ꎬ如“天台”意象ꎬ

南宋词使用 ２５ 次ꎬ北宋词 １ 次ꎻ“赤城”意象ꎬ南宋词使用 ２１ 次ꎬ北宋词使用 １
次ꎬ“玉霄”意象ꎬ南宋词使用 １０ 次ꎬ北宋词仅 １ 次ꎮ “台山”“石桥”“琼台双阙”
意象都是南宋词人首次采用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北宋词中仅使用一次的“天台”
“赤城”“玉霄”意象都出于苏轼ꎮ 这不仅反映了从小就受道教熏陶的苏轼对天

台道教的关注ꎬ也说明由于词学观念所囿ꎬ导致了北宋词人天台意象视野的狭

窄ꎮ 北宋词人热衷的是城市园林山水ꎬ对僻野的“真山水”并不是特别感兴趣ꎮ
北宋文人真正到过天台山的甚少ꎬ他们对天台山的印象ꎬ往往是通过历代流传的

天台山文献与传说等加以想象而成ꎮ 南宋初期ꎬ诗人孙觌论及天台山前代名诗

时ꎬ曾说道:“天台自孙兴公一赋之后ꎬ寂寥无闻ꎬ诗人已来独有杜子美、苏东坡

数章妙绝今古ꎬ而子美崎岖兵乱ꎬ辙迹半天下ꎬ独未尝至其处ꎬ而东坡亦述梦中语

耳ꎮ” 〔１５〕他认为杜甫、苏轼都未曾到过天台山ꎬ所作诗篇乃“悬想”或述梦而成ꎮ
这也是北宋大多数天台诗词的共性ꎮ

南宋“天台”意象的拓展ꎬ不仅缘于其词学观的革新ꎬ也得益于台州地位的

提升ꎮ 以天台山而得名的台州地处东南一隅ꎬ自唐以前ꎬ“颇号僻左”ꎬ建炎南渡

后ꎬ成为都城临安的辅郡ꎬ台州府治临海“遂为名城ꎬ寓公羁客ꎬ骚人胜士ꎬ登高

远望ꎬ殆尽一山之胜”ꎬ〔１６〕而为官者亦乐之ꎮ 当时寓居的名流往往是拖家携眷ꎬ
家族聚居ꎬ如曾任过宰辅的吕颐浩、范宗尹、谢克家及其子谢伋、贺允中、王之望ꎬ
翰林院学士綦崇礼、兵部侍郎李擢(赵明诚的妹夫)及其子李益谦、李益能、皇亲

国戚宋仁宗的外孙钱忱及其子钱端礼、曾随徽宗北迁、领御衣诏逃归奉祠的太尉

曹勋等ꎮ 出任官职的有曾惇、洪适、岳甫(岳飞之孙)等ꎬ提举宫观的文化名人有

朱敦儒、陆游、朱熹等ꎮ 这些人诸多能词ꎬ所以临海亦成为南宋初期词坛比较活

跃的地区之一ꎬ不同时期都有词人群在活动ꎬ影响比较大的是南宋初期曾惇为台

州太守时引领的诗词唱和ꎬ他任职台州时有词集«曾使君新词»ꎬ可惜已佚失ꎮ
曾惇曾将其词寄示著名文人孙觌ꎬ孙回启称曰:“天台诗词皆以王事从方外之

乐ꎬ词句高雅不自凫鹜行中来”ꎮ〔１７〕此处方外之乐ꎬ盖指天台山水之乐ꎮ
任职台州的官员赴任或离任ꎬ亦引发了友人或同僚的酬赠ꎮ 南宋天台词中ꎬ

王迈«瑞鹤仙􀅰寿叶路钤»、张辑«贺新郎􀅰代寿赵饶州»、王克勤«朝中措􀅰寿熊

左史»、杨冠卿«水调歌头􀅰次吴斗南登云海亭»、岳甫«满江红􀅰甫敬赋满江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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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百千遐算ꎮ 甫再拜»、姚述尧«临江仙􀅰前县尉吕次新自台城来访ꎬ酹酒为

劝»等作品所酬赠的对象都是曾在台州任职的官吏ꎬ故词中都流露出对他们得

以亲临天台山的羡慕ꎮ 而本土文化的兴盛ꎬ使得台州人才辈出ꎬ他们与外界的交

往ꎬ也扩大了天台的知名度ꎮ 台州古亦曾称天台郡ꎬ所以古代文人每言台州ꎬ无
不涉及天台ꎬ常以“天台”代指台州ꎮ 与台州籍人士酬赠时ꎬ每以天台地望称之ꎬ
有时用天台山的局部“赤城山”指代ꎬ如姚勉«沁园春􀅰寿同年陈探花»称对方:
“星辰再孕ꎬ来自赤城中洞天”ꎬ周必大«醉落魄􀅰次江西帅吴明可韵庚寅四月ꎮ
明可ꎬ台州人ꎮ 自云近世未有二府»称唱和对象吴芾:“赤城自古雄东越ꎮ 钟英

储秀簪绅列ꎮ”籍属台州的文人当然亦以天台山为傲ꎬ前述戴复古就自称:“天台

狂客”(«减字木兰花»)ꎮ
从题材演变来看ꎬ天台词大致与词学发展同步ꎮ 其咏花词、寿词基本出自南

宋词人之手ꎬ这与当时词坛风气相一致ꎮ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夫咏物南

宋最盛ꎬ亦南宋最工ꎮ” 〔１８〕咏花词盖与咏物词发展同步ꎮ 而南宋词人结社酬唱风

气盛行ꎬ好做“无谓之词以应社”ꎬ故“南渡以后ꎬ最多介寿之词”ꎮ 寿词又被公认

难做ꎬ“倘若尽言富贵则尘俗ꎬ尽言功名则谀佞ꎬ尽言神仙则迂阔虚诞ꎬ当总此三

者而为之ꎬ无俗忌之辞ꎬ不失其寿可也ꎮ” 〔１９〕天台作为“仙都”ꎬ众多的神话传说ꎬ
正契合了寿词写作的需要ꎮ

宋代天台山虽为佛、道名山ꎬ但二教对词创作的影响却不一样ꎮ 与道教有关

的词要远远超过与佛教有关的词ꎬ这与宋代天台诗形成很大反差ꎮ 宋代天台诗

有的诗题或内容没提到天台ꎬ有的却提到了ꎬ因其总体数量多ꎬ这里仅以后者为

例ꎬ想借此管中窥豹ꎬ说明问题ꎮ 据«全宋诗»检索ꎬ仅诗题或诗句直接提及“天
台”的就有 ５６４ 首ꎬ其中与佛教有关的ꎬ或是文人赠别僧人ꎬ或是有关寺庵的ꎬ或
是僧人所写的ꎬ共有 １７８ 首ꎬ其中将近 ７０％ 都是僧人所作ꎻ与道教有关的ꎬ也包

括这三种情形ꎬ共 ４５ 首ꎬ道士所作占三分之一ꎮ 从诗歌总量来看ꎬ后者只是前者

的四分之一ꎮ 但在词的领域ꎬ情形就不一样了ꎮ 现存资料中ꎬ没发现僧人所作天

台词ꎬ宋代的僧人们似乎更喜欢用诗歌来写偈颂和佛赞ꎬ阐明佛理ꎬ文人们写词

时似乎也仅对道教神仙感兴趣ꎬ宋代天台词中与佛教有关的词有两首ꎬ一是上文

提及的吴文英«金盏子»ꎬ一是道士白玉蟾所作«摸鱼儿»ꎬ词云:“天台雁荡寻方

广”ꎬ方广指佛教ꎮ 而与道教有关的词很多ꎬ除了歌咏道教人物、神仙传说之类

的词外ꎬ还有表现道教修炼及其感受的词ꎮ 其中原因比较复杂ꎬ分析起来大概有

两点:一是天台山的道教文化因子ꎬ比如仙遇、成仙更契合词的体性ꎬ易于抒发词

人的浪漫情怀ꎬ正如南宋词人刘克庄所言:“天台自古属刘郎”ꎻ〔２０〕二是天台山名

道历来有注重以词阐教的传统ꎬ北宋张伯端曾作词«西江月»百篇ꎬ现存词二十

七首ꎬ南宋中后期的白玉蟾是著名的“文教道士”ꎬ注重“以文传道”ꎬ存词多达

１４２ 首ꎬ寓居天台山期间ꎬ写了许多诗词ꎮ 文人和白玉蟾唱酬时ꎬ亦将他比作天

台名道司马子微ꎬ如李訦«水调歌头􀅰次琼山韵»称之:“恍如赤城龙凤ꎬ来过我

鲸仙”ꎮ 他和台州籍文人交往也很密切ꎬ如与王居安以«沁园春»唱酬ꎬ扩大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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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影响ꎮ 南宋天台诗僧虽然也很多ꎬ如释居简存诗 １６００ 多诗ꎬ集中有许多诗作

于天台ꎬ但没有创作词ꎮ
天台山佛道关系ꎬ历来非常融洽ꎮ 南宋时不仅共处一山ꎬ庙宇道观有时甚至

相互交替使用:“一旦僧有之ꎬ道容易佛坐ꎮ 忽为道复得ꎬ瞿昙加巾裹ꎮ 屡改神

不闻ꎬ二家自人我ꎮ” 〔２１〕 这种特殊的关系在天台词中也有所反映ꎮ 正如上面所

述ꎬ南宋带有天台印记与佛教有关的词仅两首ꎬ其中之一居然是道士白玉蟾所

作ꎬ因其“博洽儒书ꎬ究竟禅理”ꎬ〔２２〕由此也间接反映了佛、道二教在义理上的相

融性ꎮ
综上所述ꎬ天台山由于其自身的文化特质与词体属性、词学的发展相吻合ꎬ

以及南渡后其地位的升迁ꎬ使得它对唐宋词创作的影响要远远超越同时代的诸

多名山ꎬ成为宋词与地域文化相互影响、交融的典型案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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